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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和关注西南考古、云南考古的
师友，想必对李昆声先生都不陌生。先
生是西南考古的重要学者，尤其在云南
考古、铜鼓学领域建树颇丰，其研究几
乎涵盖了云南的各个时期，涉及传统考
古学、民族考古、艺术史等诸多方面，可
谓是云南考古的集大成者之一。他虽年
近 80，却仍笔耕不辍，就在近日，其新
作《云南青铜时代》（云南大学出版社
2023年 2月）面世，可喜可贺。畅读此
书，不乏遐想。

该书开篇即将云南的青铜时代划分
为起始、发展、鼎盛三个阶段，分别对应
公元前17—前8世纪、公元前8—前4世
纪、公元前4—前2世纪，并着重分析了如
海门口、万家坝、石寨山、李家山等各个
时期的代表性遗址和墓葬。关于云南青
铜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
点，尤其是海门口的年代问题。李昆声先
生依据第三次发掘情况，认为海门口第
二期（距今3800—3200年）晚段进入青铜
时代。后面有学者对这一数据进行了多
次讨论，虽然距今3800年的数据还需要
更多的证据，但至迟在夏代中晚期进入
青铜时代则不误也。海门口遗址不仅对
研究云贵高原青铜文明的起源有重要意
义，对东南亚金属冶炼技术的起源也是
关键一环。目前海门口遗址由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正进行联合发掘，其聚落形态等更加丰
富的文化面貌逐渐浮出水面，进入青铜
时代的年代问题也有望进一步确认，我
们期待更多考古新发现来完善我们对云
南青铜文明起源的认知。在分期的部分
里，书中还着重讨论了铜鼓、铜矛、山字
格剑、贮贝器等典型的滇式器物的传播
路线、功用等问题，以这些器物作为切入
点，使读者对各个时期的青铜文化有更
加清晰、具体的把握，非常有“通过一件
文物，认识一段历史”的写作风格。

秦汉时期，云南因受汉文化的强势
影响，铁器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正
值云南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云南的青
铜文明并未像其他地区经过发展—鼎
盛—衰落的自然规律，而是伴随着汉文

化的兴起，土著文化和青铜文明迅速走
向衰亡。也正因如此，以往的研究者大
多没有将早期铁器时代作为独立研究
对象，导致对云南早期铁器时代的认识
含糊不清。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是将
早期铁器时代从青铜时代中剥离出去，
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含有早期
铁器时代成分的遗址，如石寨山、李家
山、羊甫头、金莲山、大逸圃、八塔台、黑
玛井、大甸山等，对其年代、文化面貌及
考古学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使
人们对云南早期铁器时代有了清晰的
认识，这也是本书的贡献之处。

云南的青铜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
面貌，置之全国可将其视为一个大的地
方类型，但因复杂的环境、族群等因素，
各个地方的文化呈现出一定差异。在这
样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文化谱系的研究
则是一项基本工作。以往对云南青铜时
代的研究多集中在滇池—抚仙湖流域
或洱海地区，造成了滇文化、昆明文化
等同于云南青铜文明的假象。云南青铜
时代的文化分区，在《中国云南与越南
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云南考古学通论》（云南大
学出版社，2019年）等书中也做了较多
的工作，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完
善，兼顾各个地区的青铜文明，区分滇
西北、洱海、滇西、滇西南、滇南、滇东
南、滇池、滇中、滇东、滇东北 10个地
区，并对每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
期，对墓葬、遗址、文化特征进行了系统
的归纳总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昆声先生的考古学生涯历来重视
文化谱系的研究，不仅是青铜时代，还包
括云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先生一直
告诫我们，云南古史缺乏文献，考古学大
有可为，重建云南古史是云南考古的一项
基本工作，这一工作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荒废。先生还常常和我们援举尊师苏秉
琦先生在区系类型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
先生多年来的实践在此书中也得到了充
分体现。对云南青铜时代的分期和分区占
据了本书的主要篇幅，从内容上来看，也
是对历年来云南青铜时代文化谱系研究

的一次系统性回顾和总结。当然有一个问
题是需要指出的，就是将云南青铜时代区
分成10个地方类型，滇池、洱海等地区的
文化面貌就非常丰富，但滇西南等其它地
区的文化面貌又非常匮乏，一个地方类型
甚至仅有数个小遗址，这种分类方法是否
合理？先生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
结合了地理地形等自然因素，还考虑到器
物共同体的差异，尽管一些地方类型文化
面貌非常匮乏，但符合区分标准的仍将其
划分为一个地方类型。先生还多次告诫我
们，考古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随着资料
的更新，认识也要不断修正调整。先生的
划分法，不仅是出于系统论的考虑，也是
对云南考古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希望有更
多的新发现、新观点、新认识。对云南古史
的重建，先生所做的工作无疑有着先驱般
的意义。

区系类型的建立虽然是考古学的
基本工作，但并不是最终目的。最大限
度地还原先民的社会生活、经济技术、
思想精神是考古学的重要任务。这在本
书中得到了体现，对云南青铜时代的生
业经济、金属冶炼技术、文化艺术以及
对外交流等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先生对

云南的农业起源、牛耕起源等问题见解
独到，将多年的研究成果融汇于此书
中。在回答金属冶炼技术、金属制造工
艺、金属装饰工艺等问题时吸收了众多
学者以及科技考古的成果，进行了简明
扼要的概括，使我们对云南早期的金属
技术有了清晰的认识。云南艺术史是先
生多年来关注的问题，在其《云南艺术
史》一书中便有集中体现。先生利用考
古出土的文物，对云南青铜时代的乐器
形态、演奏方法，舞蹈式样，休闲娱乐方
式，建筑等皆作了一些还原，虽然这部
分不是此书的重点，但通过这些叙述，
我们依然能看到青铜时代的云南先民
们社会生活的情况。云南青铜时代的物
质文化丰富多样，难以进行全面系统的
论述。基于此，对青铜时代社会生活的
考察，应突出主题，择其典型，宜粗不宜
细，本书选取各个地区较为代表性的器
物作为解释对象，即使有不少的旧资
料，但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提出
不少新的见解，难能可贵。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热，近年来南方
丝绸之路也不断有新的认识。云南作为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至迟
在春秋时期便与各地区有着密切的文
化、经济往来。先生在文化交流方面以
其独到的研究专长切入，分析云南与东
南亚的文化关系。着重分析了铜鼓、羊
角钮钟的传播路线，并对一些来自印度
洋、西亚的典型器物，如海贝、琥珀、串
珠等进行了介绍。虽然并没有全面系统
的论证，只是择一些标本，但通过这些
介绍，依然能看出云南青铜时代与外界
形成的通江达海的网络格局，足可见与
外界交流之深度与广度。

纵观本书的写作风格，舍弃了繁复
枯燥的细节论证，而是以大学者写小文
章的手法，通过通俗朴素的语言，将云
南青铜时代的来龙去脉、社会生活及文
化艺术呈现给大家，突出重点，深入浅
出、娓娓道来。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有
兴趣地将此书阅读完。

总之，《云南青铜时代》一书，严谨科
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李昆声先生在

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上，以其独特眼光，总
览全局，对云南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的一
次系统总结，这个工作是基础性的，也是
非常有必要的。其次，此书行文通俗朴
素，重点突出，适合推广，不仅可以作为
考古工作者的案头参考书，也适合广大
群众认识云南青铜文明的一个窗口。

云南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宝
库。因其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地缘位置，
自新石器时代始便成为东西南北文化
交汇的关键节点，人群迁徙流动、经济
贸易往来频繁，这种情况在考古学上也
得到了印证。进入青铜时代以来，金属
冶炼技术从西北传入，发展出自己独具
民族特色的青铜文明。以云南为中心，
金属冶炼技术传入东南亚并对其青铜
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对云南青铜
时代的一些考古学文化的识别已经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滇、昆明、句町、哀
牢等都可以明确其范围，但还有不少的
考古学文化识别存在困难。虽然族属的
识别一度成为学界所回避的问题，但云
南作为边疆地区，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决
定了这一问题无法回避，在材料支撑的
情况下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云南有
着丰富的人类学资料，这些活态的民族
志资料有助于我们解决考古工作中所
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区系类型的工作
是基础性的，建构云南考古的时空框架
后，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充分发
挥云南人类学的优势，对考古发现的材
料进行多方位阐释。尤其是进入青铜时
代以来，对聚落形态、文明演进、国家化
进程等重大问题进行情境性的还原，这
些都是目前云南考古乃至中国考古的
薄弱之处，但云南凭借丰富的人类学资
源，今后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以李昆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
古学家，为云南考古做了奠基性的工
作。作为先生的晚辈学生，我常常能感
受到先生对我们寄予的殷切希望，也期
望更多的青年学者，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全面、深入、多层次、宽视野地研究云
南及西南历史与文明，为往圣继绝学，
为重构云南古史、西南古史赓续发力。

迤君兄浸淫花鸟画数十载，近年渐
入佳境，呈现清丽明快、质朴古雅之画
风，疏朗处大胆落笔，酣畅淋漓，细腻处
耐心勾勒，气息清和，笔情墨趣，跃然纸
上。观其画，如其人，有质朴古雅的隐逸
之风，亦有勤勉严谨的士人之态。其画
有清丽明快的山野之气，亦得恬淡平和
的君子之德。

余与迤君兄相交甚笃，因缘和合，
还得以与迤君兄同学书法三载，得以交
流书画技艺。迤君学书，是为画艺精进
之需。书画同源，书艺之线条质量，亦是
花鸟画的基础，题款印章，皆是书法。古
人善画者，大多亦擅书，自不必细说。迤
君习书之后，其画用笔沉稳老辣、线条
枯湿浓淡自如，落款篆隶楷行皆具，渐
成气象。癸卯春夜，迤君兄邀我观画，得
以瞻仰其数十年留存之画作，感受其画
风之渐变，由模仿至创作、由稚嫩至老
道、由清新至古雅，可谓清风拂面，怡然
自得。

中国画据题材之不同，大致可分人
物、山水、花鸟，花鸟画以写生为基础，
以寓兴、写意为归依，分工笔、写意、兼
工带写三种，写意花鸟画即用简练概括
的手法绘写对象。写生即是“移生动
质”，传达花鸟的生命力与特性。寓兴，
即通过花鸟草木的描写，寄寓作者的独
特感受，缘物寄情，托物言志。写意花鸟
强调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像书法般淋
漓尽致地抒写作者情意，不因对物象的
描头画脚束缚感情的表达与宣泄。故而
写意花鸟最能见笔见性，体现个人的性
情与修养，也最能看出画者对笔墨的理
解与驾驭能力。

花鸟画伊始，出自新石器彩陶。至
唐代，有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还
有韦偃画龙，戴嵩画牛。五代时，形成
了“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两大流派，
标志着花鸟画已成为成熟画种。北宋，
宋徽宗为花鸟画之集大成者，其为工
笔花鸟之巅峰。之后，文同、苏轼等文
人画兴起，主张“不专与形似，而独得
于象外”。元代赵孟頫标新立异，主张
以书入画，提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
竹还须八法通”的“书画同源”论。倪瓒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
气”，以清淡水墨写意为主。明代沈周
强调笔精墨妙，擅用水墨淡色，之后有
陈白阳以生宣作画，有水墨韵味，徐青
藤“不求形似、但求生韵”，其大写意影
响到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
和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
近代大家，成语“胸有成竹”即来自于

清代郑板桥画竹之事。清末“海上画
派”的任伯年、吴昌硕使花鸟画再放异
彩，尤以吴昌硕影响深远，赵云壑、王
一亭、诸乐三、王个簃、陈师曾、王梦
白、陈半丁、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
王雪涛诸人，皆从吴昌硕出。

我在迤君处观画，见到其画的丝瓜
线条、轮廓、着色颇似已故大理著名画
家谢长辛，便问之。迤君云：其早年入中
国书画函授大学大理分校国画系学习，
以谢长辛为师。后又看迤君兄画的“群
鸭戏水”似任伯年，他画的“八哥”似李
苦禅，便知他追溯至清朝及近代，下足
临摹功夫。观其近几年的画作，则在吴
昌硕、齐白石一路苦修，将白石老人那
种对比强烈的色彩融入自己质朴的画
风中，增加其明快之色。白石老人用极
工细的草虫配大写意花卉，或用重彩与
泼墨相结合，使画风顿显热烈，更具人
间烟火气，却在“俗”中现“雅”，是齐白
石的厉害之处，迤君仿之，亦已做到大
俗大雅。白石老人具有生活气息的朴实
清新之风，迤君也能仿效，篮中的枇杷、
石头上的八哥、芭蕉叶下的小鸡，都显
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相对而言，身为
海上画派重要画家的吴昌硕，其画风更
显高古朴雅，能以俗入雅，其以书法入
画，金石气十足，其画墨梅，纯以篆法入
笔，显得高古苍劲。其画的紫藤、葡萄，
以草书入笔，笔势雄健纵放、紫藤错综
交叉，静动、虚实、繁简、刚柔结合，显得
纵逸恣肆而又生机勃发。吴昌硕之画，
既有文人之雅，又有平民之俗，他经常
画梅、兰、竹、菊、水仙等寻常物事，迤君
亦深受吴昌硕影响，擅画紫藤，深得老
缶（吴昌硕）之意，擅画竹菊，亦深得隐
逸之真趣。

余观迤君绘画，以菊入画甚多，想
必他躬身仕途，却有散淡之心。其画菊

题材有《秋阳》《素韵》《东篱秋色》《丽
日》《秋高》《秋阳》《秋晨》等，《秋阳》以
两枝菊花横斜构图，上者稀，为黄菊，下
者稠，为红菊，菊枝菊叶皆以淡墨入画，
菊枝呈“飞白”，浓淡枯湿对比鲜明，尚
有朵黄菊将放未放，右上方显眼处两只
墨色小鸟振翅飞翔，颇为闲逸，左下角
竖形朱文闲章“长乐”二字。右上角隶书
落款“秋阳”，下有行书“辛丑年迤君于
大理”，下落正方白文印“陈迤君印”四
字。此幅作品黄、红、黑三色相得益彰，
色泽浓郁厚重，有朴厚古雅之气。《素
韵》亦是横构图的菊花，花瓣纯以淡墨
勾勒、白描，花枝淡墨飞白、花叶青绿，
有几处晕染些明黄，稍显嫩意，菊花背
景以极淡墨随意涂抹，似为立石。左下
角钤阴文方印“墨池情趣”，右上角标题
隶书“素韵”二字，下接行书“迤君于大
理”，单落阳文印“陈”字。此幅画作正如
标题，虚实相生、质朴素淡，显得清丽平
和，颇得吴昌硕笔意。《东篱秋色》则色
彩对比强烈，颇有白石老人画风，几笔
赭色，便成篱笆之状，两朵硕大的黄菊
挺立绽放，精神抖擞，枝叶从右至左，纯
用水墨晕染，墨色从清浅过渡至浓郁。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株红叶红茎
的草本植物，占据了画面的半幅，色呈
淡红，并非浓艳。左上有两只头身赭黄、
尾羽青黑的小鸟低翔。此画落款改为左
上横排，右下有条形朱文闲章“墨戏”二
字。《丽日》则将花鸟与山水结合，背景
为淡墨铺就的两座山峰，画面主体为两
簇菊花，左为朱红，有九朵，右为黄菊，
由右至左横斜，将远山部分遮蔽，有疏
朗的十一朵，其枝叶婆娑，均为水墨。右
下为正方阴文印“墨池情趣”四字，左上
有两只黄雀振翅高翔。左上角为竖行落
款，标题“丽日”为隶书，“辛丑年迤君于
大理”为行书，下方阳文印“陈”字。此画

远近、虚实、浓淡、明暗皆具，颇得白石
老人神韵。《秋高》较素淡，为青、绿、墨
三色，画色统一，浑然一体，不似《丽日》
对比强烈。画面正上方两只相爱相惜的
八哥，蹲踞于巨石之上，后有疏竹几枝，
飘逸灵动，似有微风轻拂。五朵硕大的
菊花傲放于画面左下方，两白三黄，叶
片晕染为青绿和墨绿，唯有巨石为淡墨
涂抹。此画八哥鲜活、菊花饱满、绿竹疏
朗，构图虚实相生，雅致清奇。《秋阳》显
得极为闲逸，秋千架上，几簇菊花，红花
奔放、黄花明丽、白花清雅，画面右下
方，置一硕大茶壶，三个茶杯随意放置，
壶与杯，纯用淡墨为之，这幅画作，将画
中的人物隐藏在画面之外，想必三两文
人，看花喝茶消暑，闲情偶寄，颇有故事
性。《秋晨》亦以菊花为主题，篱畔巨石
旁，菊花丛生，红者热烈，黄者贵气，画
面左上方，群鸟高飞。至此方明白，所谓
花鸟画，有花必有鸟，有鸟必有花，方显
动静相宜。

迤君擅画菊，然紫藤和翠竹亦为其
所长。在《阳春》中，颇得吴昌硕笔意，以
草书笔法入画。画面正中，用枯墨、焦墨
以极快的速度如草书般画出“万岁枯
藤”，转折处露出坚实的骨节，中间飞白
甚多，使这幅紫藤颇有韧性且有年代
感，那种苍茫之感在迤君的画中较少
见。与藤干相连接的，却是倒悬的三串
紫藤花，朱红、粉红、淡紫相映，显得清
丽脱俗，几绺淡绿的叶片，穿插在藤与
花之间。三只蜜蜂兼工带写，振翅在画
面的左上和右下空白处，右下还有条形
闲章阴文印“淡泊”二字。左上落款为隶
书“阳春”，行书“庚子年迤君”，下方阳
文印“陈”字。此幅画错落有致，枯藤的
沧桑感与花穗的清丽相得益彰，正好映
衬“淡泊”之意，正是阅尽世事之后的云
淡风轻，此幅画作甚合余心。《清晓》是

典型的文人画小品，画面中的芭蕉、竹
叶、小鸡是佳配，芭蕉为虚写，以绿色淡
墨为之，上有细小的昆虫，两竿交叉的
秀竹用浓墨实写竹叶。三只小鸡昂首踱
步、顾盼生姿，怡然自得，颇有童趣。

就构图而言，迤君的画宾主鲜明、
疏密错落，变化掩映，停匀统一、血脉畅
通，具有和谐的韵律感和左顾右盼的照
应。迤君的画，讲究形和势的变化、墨与
色的变化、情和意的变化，画面上墨色
之轻重、色彩之寒暖，使作品生动和谐，
从中也能感受到画者创作时的心境。写
意花鸟画创作，主要利用线来表达物
象，通过用笔的技巧，要求从事物的线
条复杂状态中，看到物体的本质，要求
笔简意繁、态随意变，一转一束都有意
趣，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
之内，笔尽力不尽，气见笔不见。迤君近
学书法数年，线条质量大有提升，其画
紫藤，藤的坚韧、婉转、遒劲，皆得之于
运笔的沉稳与速度，下笔千钧，一挥而
就，正如“万岁枯藤”，其画兰竹，中锋侧
锋皆具，以中锋体现其劲节，以侧锋勾
勒其妩媚，真正体现赵子昂所说“书画
同源”之理也。

墨色变化纷繁，亦是迤君作画之妙
处。古人说墨分五彩。黄宾虹先生用墨，
讲究墨法，所谓“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
团中天地宽”，说的便是宾虹先生山水。
宾虹先生主张渴笔焦墨要腴润，要刚而
有柔、润而不枯，要求墨气淋漓。白石老
人讲求用墨的浑融变化，体现笔酣墨
畅、抑扬疾徐的动人韵律，见物象而不
见笔墨。黄宾虹和齐白石均是金石大
家，宾虹先生金文大篆出神入化，白石
老人篆刻治印堪称一流，吴昌硕的金石
气更胜一筹。迤君追根溯源，渐窥吴氏
堂奥，殊为可喜。

流连于迤君画室，徜徉其数百幅作
品之中，感悟其用功之勤，领悟之深。如
今他的花鸟画已得美术界和媒体认可。
他现为省美协会员、中国书画艺委会会
员、大理州政协特聘画家。他的花鸟画
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展览数十次，先后在

《法制日报》等媒体发表国画作品 100
多件，《文艺报》《边疆文学》等选登其国
画作品数十幅。2013 年，出版《美丽中
国——陈迤君国画作品珍藏纪念邮
册》；2014年，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陈
迤君国画作品选》。

清丽明快山野气，质朴古雅隐逸
风。陈迤君花鸟画现已渐入佳境，深信
假以时日，定能在中国画的大视野中撷
取丰硕之果。

奔腾不息的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图腾。但凡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
一提起长江，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腾起
自豪的情感。徐刚的《长江传》（岳麓书社
2023年1月出版）以纵横捭阖的文笔，叙说
着这条大江的前世今生，努力探寻着蕴涵
其间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勾勒出一幅
恢宏之江、文明之江的灿烂图景。

作者结合相关史料，追溯了长江漫长的
生成史和演进史。距今7亿多年前，长江的大
部分区域还处于一片汪洋沼泽之中。直到距
今300万年前，才在一片混沌之中横空出世，
从此开启了它的壮阔之旅。由于长江九曲连
环纵横交错，有关它的源头之说也几经更
易。从最初的楚玛尔河，到最终的沱沱河，一
路裹挟着文明的基因，涤荡着历史的尘埃，
于激昂的交响中，长江的傲然雄姿才日益清
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沿江藏族、蒙古族
牧民心中，长江是“红色的河”“宽阔的河”，
既养育了他们，又赋予了他们坚强的品格；
使他们与沿岸而生的其他子民们一道，世世
代代倾情守护着这条江，赓续和传承着古老
而悠久的长江文明；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倾力开发和利用好这条江。至于普天下的华
人，更爱用“东方巨龙”来称谓长江。他们不
但以诗词歌赋的咏诵方式，热切赞誉着长江
的雄阔历史，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维
度，深入探究着长江对中华文明的形成，究
竟发挥着怎样的积极作用；并用心思考着人
与长江这一命运共同体话题。不夸张地说，
长江的美好印迹，已经深深印入到每一个中
国人的心里，它凛然不屈的气质，越挫越勇
的品格，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清晰地烙印
在炎黄子孙的灵魂深处。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叫长
江……”天地轮回，岁月更替，人们始终用优
美的歌声来赞颂它恢宏的历史，“朝辞白帝
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日暮晨昏，时光
如流，人们同样用华丽的辞章来点赞长江的
浩渺无边。书中，作者以一个文化行旅者的
身份，乘着一叶扁舟，循着历史的长河，一路
顺江而下，采撷着长江两岸旖旎的自然风光
和动人的人文盛景。他不仅写到了长江的源
头之争，描述了支流河系金沙江、岷江、洞庭
湖、鄱阳湖的摇曳多姿，还以生动的笔墨，描
摹了乐山大佛、赤壁、庐山飞瀑、金陵王气等
文化景观。发人深省的是，作者没有一味地
沉湎于历史的荣光中，而是在探幽历史的过
程中，格外清醒地审视着长江水系的现状，
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长江绿色生态环
境的保护，为长江水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
用，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随着绿色生态文明理念
的普及，以及国家保护长江水资源相关政策
制度的实施，以往人们在开发与利用长江水
资源上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思想，以及涸泽
而渔的短视行为，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有效
的扭转及遏制。特别是长江沿岸地带的人们，
不仅把这条江视为他们心目中最熠熠生辉的
珍宝，还爱屋及乌地把周围的山川河流，虔诚
地称为“圣山”“圣水”，在不遗余力地保护长
江的同时，同样以百倍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
身到整个长江水系的综合治理中。通过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如今，长江沿线一带的羌塘高
原、玉树草原、可可西里等地，已从昔日的苍
茫之地，蜕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广阔绿
洲。静寂的时光里，每天，山、湖、水、草深情地
共拥着一脉奔腾的长江，雪豹、藏羚羊、野牦
牛等珍稀物种，悠然生活在这片爱的阳光与
雨露里，撒着欢在这里追逐奔跑，在种群数量
持续攀升的过程中，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传奇。
与此同时，随着“十年禁渔”政策的落地实施，
长江的渔业资源，特别是白鱀豚等珍稀物种，
在人类的精心呵护下，必将得到有效的保护，
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长环境，正在神州
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鲜活呈现。

张晓风散文集《麝过春山草自香》近日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3年
4月版）。书中收入作者 52篇近作，作品由
日常生活生发，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自成
一格，广博的视野中见坚实的学养，睿智的
思考中饱含深切的情感，日常事、平凡人，
一草一木，皆自成风光。

张晓风，1941年生，江苏铜山人 ，毕
业于台湾东吴大学，著名散文家，著有《白
手帕》《红手帕》《春之怀古》《地毯的那一
端》《愁乡石》等，有多篇作品入选海峡两岸
中学教科书。 郑千山

新书快递

一曲雄江向东流
——读《长江传》

刘小兵

新书快递

《麝过春山草自香》出版

书香彩云南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读《云南青铜时代》
段自渲

清丽明快山野气 质朴古雅隐逸风
——陈迤君国画作品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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